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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州大道，连接沪渝高速与忠县

县城，由西向东沿江傍水十公里，沿

途花草树木、公园楼阁、建筑小品、

高楼大厦相伴其间 ，是忠县的入城

大道、景观大道、形象大道。

忠 州 大 道 的 诞 生 曲 折 婉 转 。

2007 年 12 月 26 日，盼望已久的渝沪

高速公路连通忠县，人们奔走相告，

欢呼雀跃。然而 ，高速公路下道忠

县后行进县城，却是遥遥山道，狭窄

拥塞，比之别地入城“豪路”，仿佛落

后了“一个世纪”。于是乎，修条通

城大道成了当务之急！

但那时的忠县财力有限，领导们

认为奢华不得，能省则省，决定平行

S103 忠 丰 公 路 再 修 一 条 8.5 米 宽 的

路，叫作复线，单向行驶，一条路进

城一条路出城，缓解交通所急。

踏荆棘，寻路径，书记、县长登高

望远：忠县县城既然居江边，入城路

就当沿江行，30 米宽，10 公里长，一

级标准，市政配套，对应“半淹半迁”

的移民新城，叫了“移民新城大道”，

列为“一号工程”。

方案谋定，宏图绘就。2009 年 5

月 1 日，移民新城大道破土动建，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历 4 年奋战，耗资

12 亿元。2013 年年底，大道竣工通

车。高速公路下道直抵江边 ，亲水

临景，一路迤逦，令人耳目开阔，忠

州平添新意。

移民新城大道，作为工程名称完

成历史使命。一条门户路 ，如果沿

用工程名字，让人感觉有点啰嗦、几

许俗气，显得一方文化贫乏、悟性不

敏！取个念来上口、意含宽阔的“称

谓”成了一个课题。叫什么呢？承

担 选 用 路 名 重 任 的 民 政 局 一 时 难

决，便问计于民。报纸、电视、广播、

街头巷尾，你言我语，建言献计，滨

江大道、新城大道、移民大道、迎宾

大道、忠州大道…… 名随意生，不亦

乐乎！几经比较 ，忠州大道成为首

选。

但是，好名字不曾寂寞，忠州大

道早已“名花有主”。10 多年前，城

中连通一条长道 ，西起胥家垭口东

至顺溪场上，延绵十多公里，为显其

大，用“忠州大道”作了“大名”，沿路

各段又有“小名”，白公路、巴王路、

大桥路、山东路、沈阳路……

一 条 路 大 名 夹 小 名 ，“ 母 路 ”套

“子路”，既浪费资源，又不好分辨。

县委、县政府决定，那条路还其原称，

各段就用既成“小名”，把忠州大道

“请出来”冠名移民新城大道。

官民一拍即合！2014 年，忠县的

品牌大道，取意 1600 多年古忠州，寓

意 撤 县 设 区 新 忠 州 ，命 名“ 忠 州 大

道”，树牌明标，闪亮登场。

2017 年底，沪渝高速忠县站口拆

房填沟整容，通关“两进四出”扩为

“五进七出”，忠州大道入口“夹皮沟”

变“大前门”，重塑标志。2018 年，踏

入忠州的游客眼前一亮，顿感大气随

行。

（作者系忠县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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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牢猫洞粗纱，竹签虎凳披麻，萝卜云峰卖傻。心怀华

夏，精神传遍天涯。

夏令营感怀
□ 张精龙

（一）观息烽集中营

少年儿俊俏，夏令营受教，传承红色当纲要。念昨宵，

看今朝，言传身授才华耀，神会心开学业饱。师，领路跑；

生，跟道跑。

（五）小结

计谋北上红河渡，避实东进黔边住。诱敌西挺茅台步，北

辕南转双滩入。运筹似伟韬，善战如神度，军民联手齐相助。

（二）四渡赤水

探新途求索红星，千载微城，廿位精英。擘画良筹，群

呼领袖，纠正左倾。续征路镕牢九鼎，护核心点亮明灯。我

党新生，军队新生，革命重生，华夏重生。

（三）遵义会议

雄关鏖战高歌报，古城智斗捷功告。敌贼胆破如鸵叫，

红军亢奋犹狮啸。策略好也么哥，战术妙也么哥，长征路上

明灯耀。

（四）遵义大捷

（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

大雪时节

大雪飞扬

天使素手一摆

漫天都是夸张

大地一夜就丰腴了

热情高涨

温一壶爱情吧

柴炉激动得脸红筋张

竹子生气了

折腰噼啪乱响

兆什么丰年呢

麦田思考的

是关于来年馒头的构想

（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生）

大雪
□ 谈韵

“ 哦 ？ 尊 驾 就 是 赫 赫 有 名 的‘ 钱 抓

手’——钱捕头？失敬失敬。”道衍脸上仍是

毫无表情，双掌合十而答。

那群捕快中间有几个人“扑哧”一下笑了

出来。

“钱抓手”三字是形容钱大斤平日贪污成

性的绰号。他听见之后，自是勃然大怒：“好

你 个 蓄 着 头 发 的‘ 假 秃 驴 ’，竟 敢 嘲 弄 本 大

爷！本大爷待会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道衍却是不畏不惧，转脸看向道沐：“师

弟，你方才可记下了？”

道沐一愕：“大师兄……”

道衍朗朗而道：“钱捕头方才以‘秃驴’二

字 加 诸 我 等 ，你 也 听 到 了 ，算 是 一 位 目 击 证

人。当今圣上也曾出身释门——他既侮辱了

我 等 释 门 弟 子 ，岂 非 也 正 是 在 侮 辱 当 今 圣

上？我们稍后便将此事写明经过移呈僧录司

和礼部，请他们秉公裁决……”

钱大斤一听，额门上顿时隐隐见汗，知道

自己今日碰上极厉害的“硬茬儿”了，但他又

不甘服输，把腰中佩刀拔出来当空一舞，恶狠

狠地吼道：“你……你……你这个‘假和尚’竟

敢在本大爷面前倒打一耙！本大爷今天是带

人来查你们擅自窝藏‘张匪余孽’的……你休

得反咬一口以浑水摸鱼……”

“张匪余孽？”道衍双掌又一合十，宣了一

声佛号，“鄙寺乃佛门清静之地，一向从不介

入红尘俗事，更不会窝藏像‘张匪余孽’这样

的歹恶之徒了。”

“我们接到举报，你们寺里昨夜收留了一

个女子，”钱大斤也懒得和他兜来转去的，开

门见山地说道，“她就是‘张匪余孽’！你们快

快把她交出来，不然……本大爷就把你们庙

里老老小小的秃……和尚们都抓了……”

“ 哦 ？ 贫 僧 请 问 钱 施 主 ：那 女 子 姓 甚 名

谁？是何容颜？所犯何罪？可有缉拿文书？”

道 衍 不 慌 不 忙 地 缓 缓 说 道 ，“ 你 若 不 解 说 分

明，我等又怎知昨夜本寺收留的那个女丐是

否为你等所要缉拿的那‘张匪余孽’？”

“这个嘛……你莫管那么多！”钱大斤双

目凶光一闪，佩刀往他一指，厉声说道，“你且

喊那个女丐出来，本大爷一辨便知是不是那

‘张匪余孽’了……”

“哦？这么说，钱施主您手里是既无缉犯

图像，又无缉拿文书啰？”道衍继续不紧不慢

地逼上了一句，“遵照《大明律》中的条令——

‘有司须出示缉犯图像与缉拿文书方可捕人，

二者缺一不可’。钱施主，您恐怕不该到鄙寺

空手拿人罢？倘若贫僧此刻交出这个女丐，

却被你指鹿为马、随意栽赃、横加诬蔑，则是

贫僧莫大之罪过也！”

周应泰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禁暗暗颔首。

“你……你这假和尚，当真是巧舌如簧、

无理取闹！”钱大斤不由得语塞了半晌才回过

了 神 ，跳 脚 大 呼 道 ，“ 你 竟 敢 还 挑 官 府 的 不

是！本大爷只问你交不交人？你若再加啰啰

嗦嗦，本大爷和手下的弟兄们就不客气啦！”

“ 且 慢 ！”周 应 泰 猝 然 插 话 进 来 ，冷 然 说

道，“贫道也曾记得《大明律》里面有这么一条

律令：‘有司非经事实查清、文牒完备而不得

外出缉捕，若违此者视为扰民，扰民则民可抗

之。’这位捕头大爷和您的弟兄们若是真要动

粗，只怕到时候会落得个‘自取其辱’哟！”

“你是哪来的牛鼻子老道？给我滚一边

去！”钱大斤顿时气得浑身发抖，“唰”地一下

挺着钢刀直逼向前，狞笑着说道，“不怕你们

几个花花肠子多，本大爷认定你们也是那‘张

匪余孽’的同党！弟兄们，先把他俩绑了！”

他话音未落，却见道衍淡然一笑，转身向

道沐吩咐道：“师弟！你马上去召集寺中诸位

同门，一齐遵照那《大明律》的条令所教来抵

抗这些枉法扰民的酷吏……”

道涤听罢，张了张口想说什么，但一抬眼

瞅到大师兄满面的坚毅果敢之色，只得默默

地点了点头，往庭院的洞门外面走去。

那边，几个捕快伸手去拉周应泰的袍袖

——只见他须发戟张，大喝一声，重重一掌

拍 在 面 前 的 石 桌 上 ：“ 你 们 果 然 是 无 法 无 天

了！那就休怪贫道手重了！”

但听“哗”的一响，他这一掌落下，那面石

桌立时裂成了八大块散落在地上！

“啊？”钱大斤看得分明，脸色不禁变得惨青。

其余那些捕快也被吓得纷纷向后退开。

这时，却有一个干鸭子一般刺耳的声音

蓦然响起：“钱大斤，你真是瞎了狗眼！连我

苏州大名鼎鼎的‘活神仙’青阳子老真人都不

认识！还不给本官退下！”

随着这话声，一位穿着玉青色鹭鹭花纹

绣袍、头顶乌纱帽、体态削瘦的中年官员从那

满月形洞门中一步迈了进来。他身后还跟着

一个师爷一直给他摇着折扇。

“魏知府……”钱大斤和众衙役一见，禁

不住都弯腰俯身地迎了上去。

道 衍 和 周 应 泰 也 有 些 惊 讶 地 对 视 了 一

眼：没想到为了抓捕宋紫荷，居然弄得连苏州

知府魏忠明都亲自出马来了这寒山寺！

那魏忠明毫不理睬大斤等人的逢迎，而是

徐步走到道衍的面前，傲然说道：“尔等抗命不

从，便是想要看图牒、文书么？这好办。要缉

犯图像？本府现在就让人当场给尔等画来！

要缉拿文书？本府现在也可让人当场就给尔

等填来！尔等应当乖乖交出那女犯来了吧？”

场中只是那么稍稍静默了一会儿，道衍

只淡淡答道：“好啊！那就请魏府君令人快快

画来、填来，我等才好从命。”

魏忠明被顶得面色发青，却也不好硬来，

只得向师爷努了努嘴。师爷急忙退到一边去

办理图牒、文书了。

周 应 泰 却 大 摇 大 摆 地 向 魏 忠 明 凑 了 过

来：“老魏，那女孩可真是含冤之人哪……你

千万不能把案子搞偏了！”

魏 忠 明 看 到 他 近 前 ，也 换 上 一 副 笑 脸 ：

“周真人和您的师兄紫阳子席真人都是我苏

州城德高望重的道门名宿。本府一向对您们

是尊崇有加的——再加上陈宁大人的临行嘱

托，本府可是从来没敢打扰过‘灵应观’……

周真人，您可千万不能为难我们啊！”

“贫道哪能为难您这位‘明镜高悬’的父

母官呢？”周应泰嘻嘻笑道，“不过，贫道倒很

想看着您这位‘魏青天’的秉公断案。”

“断案判词有什么好看的？”魏忠明袍袖

一摆，“周真人，本府还是派一顶大轿先送您

回灵应观吧……”

“不必，不必。”周应泰把手一挡，“贫道就

留下来好好瞧一瞧你是怎样当‘魏青天’的。

您也不用催贫道走了！”

魏忠明没奈何，只得撇了他又大咧咧地

朝道衍走近来，带笑说道：“想不到净空大师

和紫阳子真人共同的高足——道衍师傅你居

然是如此年轻！本座这厢有礼了——寒山寺

不是数月前来过文函需要我们府衙拨下经费

修缮阁堂吗？本座正在多方筹措之中……”

道衍知道他这是在向自己卖弄人情，也

不卑不亢地回了一礼：“本寺多谢府君大人的

关照了。”

魏忠明上前低低讲道：“道衍师傅，你也

是释门新秀，应该是明事理识时务的，何苦为

宋 家 来蹚这 一 滩‘ 浑 水 ’？ 寒 山 寺 乃 方 外 之

地，何必插足红尘？”

“府君大人有所不知：宋姑娘已然敲响本

寺的空寂之境，为了佛门的‘真善净’，只怕我

等亦不能不应劫前来这红尘中走一遭。”道衍

面如止渊，合什而答。

“道衍师傅你莫要偏执！”魏忠明附耳向

他言道，“查出宋家乃‘张士诚匪帮余孽’的，

可是吉安侯陆仲亨父子！他们乃是炙手可热

的侯爷！寒山寺岂不为之稍避乎？”

道衍目光一亮，灼然直视着他：“无论是

谁查出案件，总归要秉公而断罢？魏大人您

不会为了迎合吉安侯的心意就草菅人命、酿

成冤狱吧？”

魏忠明一听他话锋凌厉，不禁咳了数声，

急忙装模作样地将腰间乌牛皮带紧了一紧：

“本座素来清正廉明、铁骨铮铮，怎会徇私枉

法、断案不公？”

道衍遂将双手往前一拱：“既是如此，我

等便在此多多领教了。”

魏忠明哼了一声，翻了翻眼睛，没有答话。

（未完待续）

洪武十二年
□ 李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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